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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性
中
一
定
有
喜
歡
熱
鬧
的
成
分
，
不
然
，
為
什
麼
中
國
有
春

節
，
美
國
有
聖
誕
節
，
西
班
牙
有
奔
牛
節
，
巴
西
更
有
狂
歡
節
？
當

然
一
年
四
季
都
熱
鬧
，
辦
不
到
，
也
未
必
人
人
高
興
。
自
從Q

Q

和

微
信
之
類
的
社
交
新
形
式
面
世
，
讓
喜
歡
熱
鬧
的
人
方
便
了
許
多
，

熱
鬧
竟
可
以
成
為
一
種
相
當
個
性
化
的
愛
好
。
筆
者
無
意
將
熱
鬧
妖

魔
化
，
只
想
講
，
作
為
個
體
的
人
也
具
有
忌
諱
熱
鬧
的
天
性
。
譬
如

，
孔
夫
子
把
﹁學
﹂
和
﹁思
﹂
聯
繫
起
來
，
﹁學
﹂
抑
或
可
以
借
助

一
個
熱
鬧
的
地
方
，
但
深
刻
的
﹁思
﹂
是
不
喜
歡
熱
鬧
的
。

愛
因
斯
坦
這
位
思
想
巨
人
，
他
為
人
們
所
熟
悉
的
科
學
成
果

—
相
對
論
和
量
子
論
的
早
期
研
究
，
都
是
在
二
十
六
歲
之
前
完
成

的
。
他
的
後
半
生
離
開
了
物
理
學
界
的
主
流
。
特
別
，
在
解
釋
量
子

力
學
這
個
大
問
題
上
，
愛
因
斯
坦
和
作
為
主
流
的
哥
本
哈
根
學
派
進

行
了
長
達
三
十
多
年
的
論
戰
，
直
到
他
去
世
。
哥
本
哈
根
學
派
中
的

主
要
成
員
都
是
愛
因
斯
坦
的
老
朋
友
和
好
朋
友
，
記
得

那
位
同
為
物
理
學
諾
獎
得
主
的
玻
恩
就
有
如
此
深
情
的

感
言
：
﹁這
對
愛
因
斯
坦
本
人
，
對
我
們
來
說
都
是
悲

劇
，
因
為
他
在
孤
獨
地
探
索
他
的
道
路
，
而
我
們
卻
失

去
了
領
袖
和
旗
手
。
﹂
現
在
的
物
理
學
界
如
此
回
望
他

們
之
間
的
唇
槍
舌
戰

—
爭
論
解
決
了
部
分
問
題
，
也

提
出
了
值
得
我
們
繼
續
深
思
的
問
題
。

北
京
大
學
教
授
陳
平
原
二○

一
五
年
四
月
在
美
國

華
盛
頓
召
開
的
第
四
屆
﹁中
美
文
化
論
壇
﹂
上
演
講
後

，
有
在
場
記
者
跑
過
來
追
問
，
說
他
聽
出
了
陳
的
話
外

音
，
似
乎
對
正
如
火
如
荼
展
開
的

﹁國
際
交
流
﹂
不
是
很
熱
心
，
問

為
什
麼
。
陳
平
原
以
為
獨
學
則
無

友
，
寡
聞
則
孤
陋
，
這
道
理
誰
都

明
白
，
自
己
不
可
能
否
認
各
國
學

者
溝
通
與
合
作
的
意
義
。
但
他
擔

憂
的
是
，
隨
着
學
術
交
流
越
來
越

頻
繁
，
且
越
來
越
儀
式
化
，
很
容
易
演
變
成
場
面
浩
大

，
但
收
效
甚
微
。
學
者
若
過
分
沉
湎
於
此
，
不
僅
耽
誤

讀
書
思
考
的
時
間
，
更
因
不
斷
地
取
長
補
短
，
互
通
有

無
，
使
得
各
自
的
思
考
與
表
達
越
來
越
趨
同
。
長
此
以

往
，
不
利
於
學
術
創
新
。
某
種
意
義
上
，
人
文
學
者
需

要
壁
立
千
仞
，
孤
獨
地
面
對
整
個
世
界
，
方
才
能
有
玄

思
妙
想
或
驚
人
之
論
。
當
下
中
國
學
界
，
整
體
水
平
明

顯
提
升
，
但
大
學
者
或
大
思
想
家
則
難
得
一
見
，
恐
怕

與
我
們
過
分
強
調
﹁交
流
﹂
而
拒
絕
﹁獨
處
﹂
有
關
。

所
謂
﹁明
辨
深
思
﹂
，
需
要
千
里
走
單
騎
的
勇
氣
，
也

需
要
﹁雖
千
萬
人
吾
往
矣
﹂
的
大
無
畏
。
正
是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談
及
人
文
學
者
的
精
神
氣
質
時
，
他
更
欣
賞
﹁獨
行
俠
﹂

，
而
不
是
如
今
常
被
領
導
掛
在
嘴
上
念
叨
的
﹁領
軍
人
物
﹂
。
交
往

和
獨
處
是
人
類
生
活
的
兩
種
主
要
方
式
。
人
們
往
往
會
把
交
往
看
做

一
種
能
力
，
卻
忽
略
了
獨
處
也
是
一
種
能
力
。
一
個
人
，
不
擅
交
往

誠
然
是
一
種
缺
憾
，
如
果
另
一
個
人
，
在
獨
處
之
時
必
定
六
神
無
主

，
那
豈
不
是
一
種
災
難
？
從
主
動
作
為
的
角
度
來
看
，
在
獨
處
的
時

光
，
人
最
能
孕
育
、
喚
醒
和
激
發
自
身
的
精
神
創
造
力
。
從
被
動
承

受
的
角
度
來
看
，
生
命
總
是
孤
獨
的
，
愛
也
不
可
能
完
全
消
弭
孤
獨

。
老
年
朋
友
常
感
言
，
有
老
伴
和
老
友
，
生
命
便
常
和
幸
福
相
伴
。

但
這
是
理
想
情
況
，
﹁此
事
古
難
全
﹂
。
季
羨
林
晚
年
的
文
字
和
實

踐
對
此
做
了
很
好
的
註
釋
。
人
生
百
年
，
愛
過
，
也
被
愛
過
，
懂
得

愛
當
珍
惜
，
也
明
白
愛
的
作
用
有
限
，
就
夠
了
。

周有光創造的奇跡不
止一種。他出生於光緒三
十一年（一九○五年），
經歷宣統、民國、毛澤東
、鄧小平，有望在生命運
動會上成為一個破紀錄者

。他近五十歲時，還在復旦大學當經濟學教授，
出人意料地到北京參加一個關於文字改革的會，
被留在首都工作，後來他竟成為 「漢語拼音之父
」。他八十五歲離開辦公室，不再上班。九十歲
到一百歲之間，他出版了文集《百歲新稿》。百
歲之後，又出版《朝聞道集》，收錄平日思考心
得，大有 「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瀟灑。二○○九
年，周有光寫了一篇文章《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
》。主張 「不要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而要從世
界角度看中國。」

但凡創造奇跡的人，很可能中途有 「貴人」
相助，對周有光而言，張允和是貴人之一，愛因
斯坦是另一個。

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的周有光戀愛了，和著
名的 「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張允和走到了一起
。婚後，岳父贊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經濟
學。張允和對他的要求只有一點─不從政。張

允和雖然排行老二，但卻是四姊妹中最 「管事」
的一個。她對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響，特
別是她務實的性格，幫助周有光度過了人生中最
關鍵的幾次關口。

周有光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他後來總結兩人
的婚姻，從很實用的角度來看，張允和對他最大
的影響是，勸他不要從政。周有光講， 「我在國
民黨時期沒有參加國民黨，在共產黨時期也沒有
參加共產黨。其實，他們裡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
我的同學、朋友。而周總理，早在重慶我們就認
識，陳毅和我關係也很好。」

解放初期，張允和是一位職業女性， 「三反
」運動中受到莫名其妙的指責，於是她放棄了職
業，專心做家庭婦女，在後面更激烈的運動中，
反而只受到了很小的衝擊。張允和對周有光的意
義，在於在他的生命中置放了一根主心骨，讓他
為人做事更從容不迫，心態也更好。周有光離開
辦公室。回到家裡，在書房看報看書，書房只有
九平方米，放上書架後，再放一張小書桌、兩把
椅子、一個茶几，餘下的空間就很少了。就是在
這樣狹小的空間內，周有光和老伴每天並坐，紅
茶咖啡，舉杯齊眉，度過恬靜的晚年。張允和二
○○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三歲，如果從戀愛開始

算，兩人相伴超過七十年。
抗戰結束，周有光所在的銀行派他到美國紐

約工作。這一步，影響了他的後半生。何廉是周
有光的一位朋友，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其時，他
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對周
有光說： 「愛因斯坦空閒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
，你願意去嗎？」周有光答： 「當然願意。」愛
因斯坦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
就這樣，周有光做了全世界 「最聰明大腦」的陪
聊，一共去了兩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周有光
搞不懂，周有光的經濟和金融，愛因斯坦也沒興
趣。兩個人主要是聊報紙上的問題。愛因斯坦完
全沒有架子，穿着甚至沒有周有光講究，兩個人
聊得很開心。愛因斯坦有一句話啟發了周有光：
「人的差異在業餘」。人生幾十年，除吃飯睡覺

，實際工作時間不是很多，業餘時間更長，通過
業餘時間的學習，一個人完全能成為某一個領域
的專門人才。此後，周有光把更多的業餘時間投
入語言學的研究，終於成為語言學家。

在人們的心目中，
珠海早就是一座美麗的
海濱城市，也是改革開
放的前沿城市，早在一
九八○年就創建了經濟
特區。其實，在我的記

憶裡，最早的珠海還是個漁民縣，一九五三年
改為珠海縣，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撤縣建市。如
今的珠海市早已成為聞名遐邇的旅遊勝地了。

下了快艇，走出碼頭，打輛出租車便直奔
酒店而去。在酒店我急忙找了張珠海地圖，以
貪婪的目光在圖上尋覓旅遊景點。嗨，景點還
真不少呢！什麼圓明新園、唐家公園、飛沙灘
、梅溪牌坊等，而距我下榻最近的景點則是珠
海漁女了。我抬頭看看室外，天色尚早，也就
是下午五點多鐘。於是，我急忙放下行李，打
的前往。當出租車駛進情侶中路時，只見海灘
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司機告訴

我，每當夜幕降臨，漁女石雕亮燈，看景拍照
的人可多啦，場面也更加熱鬧壯觀。我在情侶
中路下了車，穿過馬路，悠悠漫步，向海灘走
去。我知道，珠海是座美麗的城市，它之所以
靚麗，因為背靠山巒面向大海，島嶼眾多，因
而素有 「百島之市」的美譽。而高高聳立的珠
海漁女宛如屹立在波峰濤谷之間的一位女神，
是大海的象徵，更是珠海的驕傲。是啊，珠海
本是個漁民縣，祖祖輩輩打魚為生，以魚興業
，而如今仍以漁女石雕為城市象徵，既高雅又
本色，是何等的貼切氣派。正因為有了這個身
高八點七米的漁女石雕，才使沿香爐灣全長一
萬五千米的情侶路增添了既現代又浪漫的色彩
，也吸引了全國各地大量遊客慕名而來，踏上
珠海這塊神奇的土地，領略珠三角的風采。

此時，我登上一塊巨大的礁石向遠處眺望
，盡力品味海的神韻，感受海的魅力。一位熱
情的當地老人告訴我：珠海漁女景區包括珠海

漁女石雕、香爐灣和石景山的山巒等。漁女石
雕矗立在香爐灣畔，這裡的海景最美，因此一
年四季遊人如織，熱鬧非凡。聽了老人的簡短
介紹，使我對珠海漁女更加肅然起敬，刮目相
看了，於是我走近了漁女石雕，仰頭凝望，仔
細地觀賞起來。霎時間，一位質樸而又高大的
漁家女形象深深地印在我腦海中。站在一塊巨
石上的漁女身穿裙衫，疏髮髻，腰繫漁籃，
樸素大方，兩手緊捧一個碩大的海螺高舉過
頭，其豐收喜悅的神態，婀娜多姿的身材，
實令珠海人為之自豪，也使遊覽者為之陶醉。
正當人們看得入神時，漁女石雕四周的燈光驟
然亮起，頃刻間使漁女石雕金燦燦、亮閃閃的
，彷彿在一望無垠的海面上有一位漁家女在翩
翩起舞，又好像她面對大海在高唱娓娓動聽的
漁歌。

以顧景舟作品為代
表的天價紫砂壺，是紫
砂壺市場上的硬通貨，
如果說顧景舟的紫砂壺
有投資風險，或許很
多人看來無異於痴人說

夢。
宜興人把顧景舟以神一樣供奉，是從上世

紀八十年代開始的，紫砂行業需要樹立一個典
型，一個行業需要一個領軍人物，時代選擇了
顧景舟，今天的宜興紫砂行業，顧景舟當之無
愧地成為廣大紫砂從業人員的精神支柱。於是
，他的紫砂壺的價格屢創拍賣紀錄，剛剛在北
京的一個拍賣會上，他的一把石瓢壺以二千八
百一十七萬人民幣（折合三千五百二十萬港幣
）成交，創造了又一個單件紫砂壺的天價，現
在已經發展到了不是追求他的工藝或者說藝術
造詣，僅僅只要壺底的名字是顧景舟，就足以
引起資本的追逐，實際上本人認為，這是一種
過分神化的結果，不可否認，顧景舟作為一個
紫砂壺成型工作者，他所做的紫砂壺確實在行
業內外都有共同的認識，那就是用料講究、工
藝嚴謹、造型準確，他對自己每一件作品的態
度非常認真，一絲不苟，但不可否認，縱觀顧
景舟一生的紫砂壺，創新創意的東西確實不是
很多，最有名的提璧壺，大梅花壺最先的設計
者是清華大學的高莊教授，創造價格之最的石
瓢壺其造型來自於清代文人陳曼生。紫砂藝術
貴在創新，在傳統造型上的小改小動並不是創
新，紫砂藝術貴在創意，在傳統工藝上的現代
演繹也不算什麼大的創意，只能被視為一種融
入了現代審美思想和紫砂工藝學上的探索與進
步。

收藏是以研究為前提的，與投資不一樣，
如果從紫砂陶瓷工藝學的角度來說，收藏顧景
舟的作品從學習、臨摹和研究上的意義更大，
在顧景舟的作品裡，我們從中可以悟出很多資
訊，包括他的原料工藝、成型工藝和燒成工藝

都值得我們去分析和破解，但從投資的角度看，現在顧景舟作
品的價位，就像二○○七年中國股市六千多點的時候，投資增
值的可能性已經不是很大，甚至是有風險的，由於紫砂壺成為
投資藝術品的時間太短，認識不夠深入，以致於人們來不及思
考其價值鏈中各種各樣的工藝和技術因素，導致了現在盲目的
投資行為。

在今天的紫砂生態裡，人們感受最深切的，也許並不是藝
術，因為，現代紫砂缺乏的是對紫砂傳統技術的敬畏，更多的
是審美思想觀念上的守舊，造型過於概念化，設計庸俗化，藝
術技術化。我一直認為紫砂是一門熟能生巧的技術活，如果能
融入當代審美思維，認真地把握成型過程中的一些技術手段，
那麼，就是錦上添花，把技術的東西藝術化，這是我從事紫砂
壺成型三十多年來的心得，我從一個紫砂成型工作者的眼睛裡
看到，顧景舟並不是特別把創意創新視作紫砂藝術生命的人，
而是一個以手作之美的紫砂工藝的探求者，一個現代紫砂成型
技術的集大成者，一個紫砂行業的布道者。

現在的宜興，說到顧景舟，馬上就想到他的紫砂壺能值多
少多少錢，其實更多的是宜興紫砂圈裡的人自娛自樂的一種方
式而已，時代的進步造就了宜興紫砂行業經營性人才，把工藝
化的紫砂壺炒成藝術收藏品，讓更多的愛好者來投資紫砂，把
顧景舟這樣一個紫砂標誌性的人物推向藝術市場，本身就是一
種美麗的錯誤，不管他的紫砂壺值多少錢，他對紫砂工藝的認
真態度是第一位的，我想，如果他今天還活着的話，他絕對不
會認為紫砂壺成型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創作，而是一種手作之美
的工藝活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有個年輕人偷了兩把他的
紫砂壺，被判了死刑，為此，他還到當時的法官那裡求情，讓
其刀下留人，所以，他從來就不認為自己的紫砂壺是什麼藝術
品，僅僅是對紫砂壺成型工藝有着一種天生的情懷。

我說投資顧景舟的紫砂壺有風險，是從紫砂壺的藝術創意
上來探討的，紫砂壺從日用器開始，不像書畫作品一開始就以
藝術來展現，把日用的紫砂壺進步到工藝品，紫砂歷史似乎走
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不過不要緊，中國傳統茶文化決定了紫砂
壺的人文含量，所以說，紫砂壺藝術的發展需要更進一步來發
掘，特別是對顧景舟的紫砂工藝學上的成就，有待於後人去進
行總結，而不能老是說他的壺能賣到天價，天價不代表紫砂壺
的藝術精神。

有
一
項
調
查
顯
示
，
現
在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一
的
內
地
在
校
大
學
生
，
正
在
熱
衷

炒
股
。
其
中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的
炒
股
學
生
，
投
入
了
五
萬
元
以
上
資
金
。
他
們
這
些

炒
股
的
本
錢
，
大
多
來
自
家
長
。
目
的
是
﹁想
趁
牛
市
撈
一
筆
﹂
，
而
很
少
有
人
考

慮
虧
損
。

就
這
個
問
題
，
《
中
國
青
年
報
》
記
者
採
訪
了
武
漢
的
幾
個
大
學
生
。
一
個
說

：
﹁班
裡
五
十
多
個
同
學
，
現
在
有
一
半
的
人
在
炒
股
，
最
近
都
比
較
狂
熱
。
﹂
另

一
個
說
：
﹁班
上
二
十
個
男
生
，
現
在
有
十
五
個
在
炒
股
，
個
個
都
賺
了
錢
。
﹂
還

一
個
說
：
﹁我
炒
股
從
五
千
元
起
步
，
後
來
追
加
到
五
萬
元
投
入
，
現
在
已
經
漲
到

了
十
多
萬
元
。
﹂

有
一
個
九
十
後
大
學
生
的
話
，
很
有
代
表
性
。
他
說
：
﹁我
們
不
是
股
市
裡
衝

動
冒
進
的
代
名
詞
！
﹂
他
們
不
承
認
衝
動
，
不
承
認
冒
進
。
參
與
炒
股
，
只
是
一
次

實
踐
操
作
，
看
自
己
在
書
本
上
學
到
的
理
論
知
識
，
到
實
踐
中
靈
還
是
不
靈
；
看
自

己
的
財
商
和
理
財
能
力
，
行
還
是
不
行
。

沒
想
到
，
很
多
大
學
生
剛
入
股
市
，
就
大
獲
成
功
。
所
買
的
股
票
。
有
的
上
漲

五
成
，
有
的
上
漲
一
倍
。
短
短
一
年
甚
至
幾
個
月
，
一
萬
元
就
變
成
兩
萬
元
，
五
萬

元
就
變
成
十
萬
元
。
誰
不
眉
飛
色
舞
，
誰
不
信
心
大
增
？
這
個
時
候
你

要
打
擊
他
的
積
極
性
，
他
肯
定
和
你
急
。
時
隔
八
年
，
上
證
綜
指
再
度

站
上
五
千
點
，
全
國
股
民
都
皆
大
歡
喜
。
上
一
次
的
五
千
點
，
是
二○

○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隨
後
迅
速
竄
上
六
一
二
四
的
最
高
點
。
而
如

今
，
每
個
手
裡
有
股
票
的
人
，
都
盼
着
繼
續
竄
升
，
從
五
千
點
直
上
六

千
點
、
七
千
點
、
八
千
點
…
…

在
這
裡
，
我
想
給
年
輕
人
們
潑
一
瓢
冷
水
，
別
以
為
，
自
己
所
買

的
股
票
增
值
，
是
因
為
自
己
的
聰
明
和
努
力
所
致
。
因
為
在
所
謂
的
牛

市
中
，
﹁閉
着
眼
買
隻
股
票
都
能
賺
錢
﹂
。
不
管
你
是
七
十
歲
的
大
媽

還
是
十
幾
歲
的
小
孩
，
也
不
管
你
是
大
學
文
化
還

是
小
學
文
化
，
想
也
不
用
想
，
看
也
不
用
看
，
只

要
隨
便
買
隻
股
票
，
最
後
都
可
能
賺
錢
。

用
老
百
姓
的
說
法
，
這
叫
﹁坐
大
車
﹂
。
車

往
前
開
的
時
候
，
所
有
坐
上
這
個
車
的
人
，
都
跟

着
往
前
走
。
你
儘
管
在
那
打
盹
、
睡
覺
、
玩
手
機

、
欣
賞
兩
邊
的
風
景
，
車
依
然
會
往
前
走
。
同
樣

，
這
輛
車
要
往
後
退
的
時
候
，
車
上
所
有
的
人
都

跟
着
往
後
退
，
停
也
停
不
下
，
攔
也
攔
不
住
，
除
非
你
跳
車
。

幾
年
前
上
一
個
牛
市
到
來
的
時
候
，
我
的
一
大
群
朋
友
都
在
炒
股

。
其
中
有
機
關
幹
部
，
有
企
業
職
工
，
有
媒
體
記
者
，
有
學
校
老
師
。

見
了
我
，
每
個
人
都
喋
喋
不
休
地
誇
耀
自
己
的
﹁聰
明
智
慧
﹂
和
﹁成

功
業
績
﹂
。
有
的
還
以
有
﹁內
線
﹂
和
﹁專
家
﹂
指
導
，
而
沾
沾
自
喜

。
但
他
們
都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毛
病
，
當
股
市
上
漲
的
時
候
，
依
然
固
執

地
認
為
還
會
再
漲
。
到
了
五
千
點
，
再
等
六
千
點
；
到
了
六
千
點
，
再

等
七
千
點
。
把
手
裡
的
股
票
攥
得
緊
緊
的
，
誰
也
捨
不
得
出
手
。
後
來

呢
，
股
市
掉
頭
直
下
，
一
跌
再
跌
。
這
些
人
的
錢
，
全
都
套
在
裡
邊
了

，
連
本
錢
也
收
不
回
。
每
次
見
到
他
們
，
一
個
個
都
哭
喪
着
臉
說
，
要

是
早
一
點
退
出
來
就
好
了
。

上
次
股
市
風
波
過
後
，
有
人
總
結
，
十
個
股
民
中
，
一
人
賺
錢
，
八
人
虧
錢
，

兩
人
保
本
。
不
知
道
這
一
輪
漲
落
，
會
是
什
麼
結
果
。
近
日
有
媒
體
報
道
，
電
影
明

星
趙
薇
和
老
公
炒
股
，
日
賺
七
十
四
億
港
元
，
並
套
現
十
億
港
元
。
我
們
羨
慕
趙
薇

，
但
也
不
能
不
想
，
有
人
賺
，
就
會
有
人
賠
。
一
家
大
賺
的
同
時
，
將
會
有
多
少
人

大
賠
？
還
有
一
點
別
忘
了
，
所
有
的
股
市
，
政
府
都
要
徵
稅
，
券
商
都
要
收
費
。
換

手
率
越
高
，
交
易
金
額
越
大
，
稅
費
的
﹁抽
水
﹂
就
越
多
。
每
一
次
買
進
和
賣
出
，

都
是
資
本
的
縮
水
。
世
界
上
的
任
何
財
富
，
都
不
是
﹁炒
﹂
出
來
的
。
即
便
是
空
虛

的
數
字
，
炒
到
一
定
程
度
，
也
會
像
泡
沫
一
樣
破
滅
無
蹤
。
只
有
那
些
及
時
﹁套
現

﹂
的
人
，
才
是
真
正
的
贏
家
。
所
以
對
於
涉
世
不
深
的
大
學
生
股
民
而
言
，
小
獲
成

功
即
出
手
，
或
者
先
把
本
錢
拿
出
來
，
當
是
一
個
不
錯
的
選
擇
。

走出熱鬧 嚴方正

影響周有光的兩個人 易湘壬

天
價
紫
砂
壺
的
風
險

張
明
強

珠
海
漁
女
程
秋
生

和大學生談炒股 汪金友

魯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作《
查舊帳》一文（後收入《准風月談》）
，諷刺當時某些身居高位而前後言論差
別很大的 「肉食者」。文章說，舊帳總
可以查明，賴是賴不掉的。其間舉《秦
婦吟》一詩為例，說晚唐詩人韋莊（字

端己，八三六？─九一○）這篇敘事詩敘黃巢起義時事，
「慷慨激昂，文字較為通俗」，一時傳誦甚廣； 「待到他顯達

之後，卻不但不肯編入集中，連人家的鈔本也想法消滅了。當
時不知道成績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從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
這詩的鈔本，就可見是白用心機了的，然而那苦心卻也還可以
想見。」

按《北夢瑣言》卷六有云：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
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 『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
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 『《秦婦
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
止謗，亦無及也。」此詩後遂亡佚，現在只能看到敦煌寫本。

關於敦煌本《秦婦吟》，一九八一年版十六卷本《魯迅全
集》的註釋說： 「清光緒末年，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後
在我國甘肅敦煌千佛洞盜取古物，才發現了這首詩的殘鈔本。
一九二四年王國維據巴黎圖書館所藏天復五年（九○五）張龜
寫本和倫敦博物館所藏貞明五年（九一九）安友盛寫本，加以
校訂，恢復了原詩的完整面貌。」二○○五年版十八卷本《魯
迅全集》也是如此。事情大抵是這樣，而言之不盡準確。事實
上一九二○年王國維已在《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一文中提到倫敦抄本《秦
婦吟》，稱為 「晚唐詩中最長者，又才氣俊發，自非才人不能
作，唯語取易解，有類俳優，故其弟（韋）藹編《浣花集》時
不以入集」。王國維公布經他校錄的《秦婦吟》在一九二三年
，見於《國學季刊》一卷四號；一九二四年羅振玉在《敦煌零
拾》一書中載入《秦婦吟》全文，從此為廣大讀者所知。

不過這也還只是初步的整理和研究，此後又有郝立權、黃
仲琴、周雲青、陳寅恪、劉修業、俞平伯、潘重規、張錫厚、
柴劍虹等學者先後加以研究，《秦婦吟》的舊帳才逐步查清，
其詳可參見《秦婦吟研究匯錄》（顏廷亮、趙以武輯錄，上海
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一書。

陳寅恪關於《秦婦吟》的校箋，先後發表過幾個文本，迭
有增補修改。其定本有云：

端己之詩，流行一世，本寫故國亂離之慘狀，適觸新朝宮
閫之隱情。所以諱莫如深，志希免禍；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
至文，而竟垂戒子孫，禁其傳播者，其故倘在斯歟？倘在斯歟
？（《寒柳堂集》，三聯書店二○○一年版，第一四○頁）

事情很可能就是如此，但也還有不同的意見。《秦婦吟》
一詩疑義甚多，有些麻煩問題至今仍在進一步研究之中。

《秦婦吟》舊帳
顧 農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周
有
光
夫
婦

（
資
料
圖
片
）

周有光 （資料圖片）


